
在家與戰之間，台灣媽媽的備戰日常：重訓、母語、防空洞

台海局勢升溫，三位台灣媽媽以重訓、母語、防空洞勘查，為家庭備戰動盪時代。

NGO工作者陳玫儀防災包內的物件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2025年6月，台灣掀起一波「防災包熱潮」，因應台海局勢升溫，或受到日本漫畫家末日預言的影響，濾水器、乾糧、發電機等避難物資賣到缺貨。時

至7月，丹娜絲颱風挾帶豪雨重創台灣中南部，民宅毀損、產業損失以外，亦有多人不幸傷亡，防災迅速從遙遠的隱憂，成為眼前真實迫切的需求。

然而在這波內憂外患的局面之前，有人早已默默準備許久。端傳媒走訪三位來自不同世代與背景的台灣媽媽，她們不是民防專家，只是幾位普通人，還

身兼工作和家庭照顧的重擔，卻能早在眾人之前洞察風險。

我們想邀請你一起看見，在地緣風險與天災人禍交織的動盪時代，這幾位平民女性如何覺知，如何行動，如何帶著全家一起備戰。

Phoebe在健身房內運動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把自己練起來，就是一種防災

清晨六點，Phoebe起床為全家準備早餐、綁女兒頭髮、替兒子檢查書包，八點前將兩個孩子送進校門，才匆匆搭上公車，趕往健身房。46歲的她拉單

槓、深蹲、壺鈴擺盪，核心出力時汗水凝結在臉上，股四頭肌繃緊。

她一邊聽著教練的口令，一邊想著一個沒人說出口的問題：「如果有一天，真的需要逃難時，我能帶著孩子走多遠？」

收操時間，Phoebe大汗淋漓地伸展，跟我們分享她的健身之路，一開始跟戰爭沒有關係，她只是想減肥。「生完老二我總共胖了十幾公斤，整個人好

邋遢，不喜歡自己的身體。」她原本經營婚禮企劃工作室，第二胎後結束經營，開始全職帶小孩。

她的先生在科技業加班到深夜，作為全職主婦的她像單親媽媽，整天推著推車、掛著滑板車、帶著哺乳中的孩子轉捷運、公車去共學，但就算忙到沒時

間吃飯，體重卻直線上升。直到孩子上幼兒園，她才有空去運動中心報名壺鈴課程，當時只是想動一動。

真正讓她感受到身體與備戰的關係，發生在2022年疫情末期。社群平台推播出現了「民防課程」的資訊，她點進去看了，忽然感覺到：「欸，這很實

用。」身為一個常需要帶著兩個幼兒移動的照顧者，她對於自救、儲存家庭資源、尋找棲息地點本來就很敏感。
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50616-whatsnew-taiwan-china-threat-2027
https://theinitium.com/article/20250801-international-japan-july-5-megaquake


Phoebe在健身房內運動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2023年1月，她報名了民防團體「壯闊台灣」舉辦的急難救傷課程，學會如何止血、搬運傷患，當時她就意識到，要搬動人需要一定的肌力。3月，她

又參加了「黑熊學院」的訓練，講師解析台海的地緣風險，模擬解放軍從台北淡水河入侵的路線，也分析了台灣的彈道系統和種種優勢。

在此之前，Phoebe從未感覺戰爭如此靠近，她沒有特定政黨傾向。但在忙碌育兒之餘，她看到中共軍演的新聞，加上國際社會的預警，種種線索堆

疊，讓Phoebe內心的不安越來越強烈。她想起疫情期間物資匱乏的經驗，警覺到：「事情有蛛絲馬跡就要提早準備，等所有人都恐慌的時候，就會來

不及了。」

她開始跟孩子討論戰爭，請他們留意生活中的避難空間，她注意到很多防空避難指引都是舊的，所以她會在經過巷弄轉角特別告訴孩子：「你們看，這

裡有地下室，如果這家店有開，你們就進去躲。」

「小孩也會問，媽媽這裡可以躲嗎？」她跟孩子分析，避難最好找牢固的建築，有三面水泥牆體的，還叮嚀：「要離玻璃遠一點，因為玻璃一震動會噴

很遠，保護你的頭，還要把耳朵塞住。」

身為婚禮企劃，Phoebe本來就很擅長規劃和臨機應變，回家這幾年她沒有荒廢這些能力，反而更忙碌了，因為育兒本身就是高度耗費腦力、體力的巨

大企劃工作。她開始思考：「帶著孩子，我們要怎麼避難？」無論是緊急移動到地下室，或是城市斷水斷電，交通癱瘓，她必須背著行囊、帶孩子徒步

走回中南部老家⋯⋯這些細節讓她意識到，自己現在的體能並不足以應對這些動盪。

她著手準備防災包、研究戰備糧食，除此之外，她也想提升體能。「我想（重訓時）加重量，也想加強度，希望一周練三到四天。」這其實比想像中還

難，不只是她的意願問題，全職主婦的一天被切得零碎：接送、課外活動、煮飯、家務、陪功課⋯⋯看似沒在工作的她，卻幾乎沒有自己的行程。

有一次她接女兒放學，女兒仰望小臉看著她說：「媽媽，我不希望有戰爭發生，因為我好怕失去妳，我怕爸爸媽媽死掉。」她心頭一緊，握住女兒的

手。

她決定，無論如何，要試著在夾縫中擠出時間鍛鍊。顧慮到健身房月費是額外開銷，她也開始兼差，補貼家用。

每天，早上她把孩子送進學校後，還會當一下志工媽媽，陪學習落後的同學寫功課。然後她就會匆匆搭公車到健身房，在那裡，她有45分鐘屬於自己。

當上課音樂一停，她擦汗、沖澡、換衣服，就要趕去打工。

就這樣，三年來她慢慢升級，雖然又喘又累，常常哀嚎：「教練我拿不動啦！」下次她還是會試著多拿一點點。現在她的深蹲負重已經從4公斤拿到32

公斤，硬舉也從18公斤進步到58公斤，她還意外發現，有時年輕男學員體能甚至不如自己。

但對Phoebe來說，贏過別人並不是重點，「我只想讓自己在災害來臨時，多一點能量和自信，也許還能幫助別人，而不是只想著我好害怕、趕快收防

災包。」

最近她在市場買菜，發現馬路上圍了一群人，原來是有個阿媽跌倒了，卻爬不起來。「她旁邊的人有想扶她可是扶不動，我就趕快過去幫忙，我發現自

己可以很穩地把她抱起來，帶她到路邊休息。」

Phoebe防災包內的物件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

Phoebe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Phoebe外表不算特別健壯，但近看發現她線條十分精實，她與我們分享最近測量的身體數據，顯示為身高165公分，體重55.6公斤，骨骼肌肉重23.6公

斤，體脂率23.9，在亞洲女性當中落在均衡健康的區間。

健身房教練Poca則對Phoebe的蛻變嘖嘖稱奇，Poca表示：「像她這樣堅持下來的女性學員真的很少，尤其是媽媽，媽媽的訓練很容易中斷，常常因為

小孩放暑假啦、先生臨時要工作啦，她們就沒辦法來。」

Phoebe的先生算是充分支持她的配偶，但也常處在狀況外。「我去上紅十字會的急救訓練，回家練習包紮，我老公竟然跟小孩說『你媽又在做奇怪的

事了』。」 直到以色列與伊朗爆發戰火，先生一早看新聞後說：「欸，戰爭好像真的要來了。」 Phoebe沒回應，只是翻了個白眼：「你這陣才知

喔？」（台語：你現在才知道喔？）

戰爭氣氛越來越濃烈，但比起兩年前，她反而沒那麼慌了。Phoebe說：「恐懼是來自於無知，與其害怕，倒不如去收集資訊，多做一些準備，害怕會

減少。」去年她考取了體適能教練證照，跟孩子一起練空手道，甚至取得黑帶資格，不管戰爭會不會來，她都覺得都很實用。

運動後，收好東西，Phoebe看了時鐘，向我們致歉：「我得趕去打工了。」帶著內心的危機和結實的肌肉，她要回到自己忙碌的育兒生活。但她想鼓

勵所有媽媽：「練起來，不管是為了自己或是別人。」

A-san一家在新北郊區森林步道內健行，她老公A-hiân兒上兒子Phik-kì的揹包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母語，我們的避難所

有的媽媽鍛鍊肉身，有的媽媽用語言編織心理上的防線。

盛夏清晨八點，新北市郊區森林步道，一早爬山民眾就絡繹不絕。我們在步道口等A-san，這日是她組織的台語共學團聚會，約在輕鬆的森林散步，真

正目的其實是戶外防災演練——鍛鍊體力，以及試吃防災食品。

還沒等到她本人，就先聽到旁邊親子在用台語對話。媽媽溫柔地說：「妳這馬欲食早頓，抑是小等才食？」（妳要現在吃早餐嗎，還是等下再吃？）稚

嫩童音說：「我無想欲食。」（我不想吃）我猜這應該是共學團的朋友吧，此時A-san一家三口出現了，她長髮披肩、氣質淡定，笑著揮手說：「歹



勢，予你等。」（抱歉，讓妳久等了）她與剛剛我們遇到的幾組台語家庭會合，從眾人行李規模可以看出此行演練的企圖——以今天45分鐘的路線來

說，大得不尋常的背包，有的家庭甚至出動小推車。

大隊浩浩蕩蕩出發，但走沒多遠，本隊就七零八落散開了，有的孩子被路邊蝴蝶蜘蛛吸引，有人體力不支，乾脆留在涼亭休息。A-san的七歲兒子Phik-

kì也一度跑得不見人影，她老公A-hiân身上的背包卻突然變成兩個，她看了笑出來，說：「帶小孩就是這樣。」

我們邊走，她緩緩地說：「我兒子其實很不甘願，他其實一點都不喜歡上山練習。」我好奇：「那你們怎麼說服他？」她說：「我們平常有在跟他解釋

戰爭，他知道這很重要，所以他就會臭臉，但還是會參加。」

「我們平常也都缺少運動，我跟我老公都是能坐就坐，絕對不用走的。」A-san拄著登山杖，穩定爬坡：「不過今年開始，我們比較有意識到要來爬

山，因為2027其實很近了。」

2027這數字，來自太陽花運動的朋友，去年對方突然傳訊給她，說得神神秘秘：「時間快到了，你們最好要有準備。」「什麼時間？什麼準備？」A-

san當下一頭霧水，也有點驚恐，以為下禮拜就是世界末日。結果對方趕緊解釋「沒有啦，一些民防自訓團的朋友判斷戰爭會在2027年。」

她雖然愣住，卻沒有當成玩笑：「我想過戰爭，但沒想過這麼快。」37歲的A-san是台南人，她大學畢業北上找工作，正好遇到馬英九推動「22K就業

補助方案」（編按：「22K方案」指2009年馬政府為解金融海嘯失業潮，補助企業聘用畢業生的政策。因其補助金額2萬2千元台幣，卻意外演變成低薪

起點，造成薪資定錨化的長期爭議），她和同學們面臨剛出社會就降薪求職的處境，加上彼時一連串親中政策，讓她對國民黨充滿厭惡。太陽花運動時

她加入「反服貿小蜜蜂」，自費印海報，跟著街頭宣講。

但這樣的她後來不問世事，回歸家庭。「因為蔡英文當選，我想說，嗯，可以放心了吧，所以生完小孩有一段時間，我不管政治了，專心顧小孩。」直

到2019年香港反修例運動敲破她的世界，她在新聞看見港人抗爭被橡膠子彈射擊、地鐵孩童吸入煙霧毒氣大哭的畫面，又讀到維吾爾族的婦孺在集中營

的慘況，都讓育有幼兒的她心如刀割。

她想到還是餘悸猶存：「你看香港被交回給中國沒有很久，他們就可以公然撕毀承諾，然後又看到國民黨一直想讓我們跟中國統一，我就很不安，選了

蔡英文還是不能放心，因為台灣還有國民黨。」

當她的危機感和本土意識同時被喚醒，也擴及到生活每個面向，A-san本人的氣質恬靜內斂，她笑稱自己口才不好，但她能寫出很長的文章，學生時期

她常在網路上跟網友筆戰，當了媽以後，她還是帶著強大的資訊能力收集育兒需要的知識。

在讀教養文章時，她猛然發現：「為什麼我在台南家裡都是講台語的，現在卻只對孩子講華語？」為了跟孩子台語對話，她查字典、練習台文拼音、重

新學習每個詞彙的用法，一點一滴找回身上的母語，她才發現：「我用台語表達的人格比較像真正的我。」慶幸的是，先生很支持，夫妻對話也自然地

轉換成台語。

她加入台語共學組織，也在她住的城市招募台語家庭，找到一群支持母語教育和政策倡議的家長。但即使在閩南移民佔大宗的台灣社會，營造台語環境

還是很困難。

「講台語是一件成本很高的事。」她喟嘆，孩子上小學後，因為尷尬，在學校假裝不認識她，怕同學聽到他們講台語。「幸好我已經幫自己打過一萬隻

預防針，所以有點感慨，但沒有非常傷心。」

帶孩子在公園講台語，有時會被陌生人搭話：「你為什麼要故意講台語？」語氣中帶著不認同。但她不後悔選擇這條路：「台語家庭真的比較有憂患意

識，對母語有認同的人，就會對別人入侵有警覺。」

她甚至教會孩子讀懂台羅拼音，這樣未來在資訊受控或語言壓制的情境下，孩子仍能接收到母親的訊息。「如果真的有一天發生什麼事，我可以留紙條

給他。」母語像臍帶，通往她的記憶和認同，也是她和孩子的秘密通道。

A-san 防災包內的物件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 A-san 防災包內的物件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

新北郊區森林步道內的蝴蝶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所以當朋友預警2027的戰爭風險，她很快做好心理建設，開始分批採買物資。「我本來也緊張，但整理資訊以後，我覺得其實台灣守得住。真正該防

的，是我們在過程中讓自己陷入不安全、資訊不足的處境。」

外面的民防課程大多以華語舉辦，她甚至自辦訓練，請近年來專注於推廣民防教育的沃草來上「台語防災課」，教大家怎麼帶著孩子心理應變。

兩年前，這樣的憂患意識讓她在外面格格不入。同事好奇她為何買罐頭，她不敢談戰爭，只能以「末日預言說有地震和海嘯」回應，大家聽了都覺得她

神經質，但她寧願被當作太迷信。她也交代孩子：「不要告訴別人我們家有物資。」

「這兩年，我突然了解了，為什麼台南阿公阿媽他們家浴缸洗澡水都不放掉。」A-san擦擦汗，看著蜿蜒山路，感嘆：「他們吃完飯還會用開水把碗沖

一沖，再把水喝掉。他們真的經過戰爭時期，物資非常缺乏的時候，那種害怕留在他們心裡。」她也回想起長輩蒐集回收物品的習慣，這些被現代人嫌

棄為「囤積症」的行為，她現在卻有新一層理解。「也許我兒子長大以後，也會覺得我媽媽怎麼有囤積症。」她幽幽地說。

聊著聊著，我們終於走到山坡上的休息點，大家都打開避難包，分享彼此蒐集的防災食物。A-san也坐下來喘口氣，喝點水，隨即從背包拿出兩本繪

本，吆喝：「咱來講故事喔，逐家欲聽故事無？」（我們來說故事喔，大家要聽故事嗎？）她很樂意當台語故事媽媽，即使她的孩子已經過了愛聽故事

的年齡。

台語共學團的另一個媽媽Tshái-tsu今天也帶先生、女兒來爬山，她知道新北市有很多玩耍性質的共學團，也有英語小班，但都不是她想給孩子的體驗。

偶然加入A-san的台語社群幾年，她發現女兒平常講華語，但會用台語跟她說秘密，她笑著說：「那是我們母女的親密時刻。」

涼亭下，孩子聚精會神，聽著日桃山和月桃山猴仔的冒險故事，家長則坐在野餐墊上聊天、用台語比較哪家罐頭比較好吃，風和日麗彷彿太平盛世。縱

然外面兵凶戰危，母語是他們為孩子撐出的心靈避難所。

NGO工作者陳玫儀在宜蘭一個避難空間內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「躲空襲的時候，會有人來開鎖嗎？」

當個體努力求生，也有人把備戰的關懷擴展到公共領域。

https://ip.taicca.tw/ip/show.do?ip_id=2437


2025年6月，NGO工作者陳玫儀帶我們來勘查宜蘭郊區一棟公有建築，她認為這是離她家最近的避難空間。「上次我帶小孩去找附近可以躲的地方，想

帶他走一次路線，如果遇到空襲，大人不在家，他也要在五分鐘內跑到地下室。」陳玫儀說。

陳玫儀所居住的鄉鎮是低度開發的農村，放眼都是傳統透天，少有大樓，唯一類似地下室的就是本棟建築，半洞穴型的展演空間，平日閒置，由鄉鎮圖

書館管理。「結果鐵門鎖起來，我去問圖書館，他們說要預約才能參觀，我問『那需要避難的時候，你們會在五分鐘內來幫民眾開門嗎？』」

這日我們確實有預約，因此現場還有圖書館承辦人，對方有點尷尬，趕緊解釋：「這裡不是法定避難收容處所，我今天印了政府提供的一些地點給您參

考⋯⋯」陳玫儀仔細看了清冊，進一步指出：「可是像這裡、這裡都沒有地下室啊，這裡也進不去。」承辦人瞬間語塞：「呃，對，這清單可能有點舊

了，要請他們更新⋯⋯」

陳玫儀身形高挑，講起話來又快又精準，乍看之下有點強勢，但對她來說，把問題講清楚本來就是她的日常。47歲的陳玫儀是台灣生育改革行動聯盟

（下稱生動盟）的秘書長，這是台灣第一個專注在孕產家庭和生育政策的團體。她原本在婦女新知基金會工作，生了兩個孩子後，2015年她帶著對於孕

產議題的關心，和一群夥伴成立了生動盟。

2023年，陳玫儀也受到公民團體感召，積極參與民防課程，但在過程中她發現這些課較少提到「孕婦該怎麼避難」：「他們設計的是『好手好腳而且有

體力跑的人』的那種避難方式，雖然孕婦也是好手好腳，可是她能承受的重量、距離和照顧自己的能力，跟一般人還是不太一樣。」

她觀察到當時的民防設計充滿成年男性思維。「他們沒想過女生會有月經這件事，比如說最早的避難包建議沒有衛生棉。」作為性別運動者，同時身兼

女性照顧者，她看見小女孩跟長輩也有不同需求，何況孕產婦這個族群難以長途跋涉，此時居家避難就是首選。

「所以生產的方式跟地點也要非常多元，」她本來就覺得女性要拿回生產的知識、資訊和自主權，而非過度依賴主流醫療，而這在戰時又更重要了。

「烏克蘭的產婦很多都在家生產，所以無論在家裡、助產所、診所，應該都要能夠接生，這就需要提早準備，身邊的家人也要懂得協助。」生產後也可

能因為壓力無法泌乳，甚至面臨配偶被徵召動員、照顧人力不足等狀況。

雖然關心民防，但今年之前她未曾認真想像戰爭，倒是她先生作為移居台灣的捷克人，比她還焦慮。「捷克也是一個小國，他覺得台灣的處境很像早期

的捷克或波蘭，而且被極權國家佔領，這是他的爸爸媽媽和阿公阿媽真實經歷過的事情，他的敏感度其實比我高很多。」

以前陳玫儀半信半疑，但2024年延續至今的台灣立法院的衝突、藍白立委刪凍國防預算、阻擋重要法案等過程，讓她赫然驚覺台灣的政治人物可能被滲

透得很厲害了。

此時她終於確定：「他們（中國）一定會來，只是不知道什麼時候來。」

原本她家就有地震避難包，她陸續加入更多元的物資，除了常見的醫療、食物和野外用品，她還放了耳塞（防砲擊音波）、桌遊（安撫孩子轉移注意

力）、月亮褲（經期所需的特殊材質內褲）等等。

NGO工作者陳玫儀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作為NGO工作者和地方媽媽，她本來就對公共空間是否親子友善很敏感，也因此她才開始勘查外面的避難空間，除了圖書館，最近她看見鄉公所外牆上

「防空避難」箭頭，就進去詢問「那是指哪裡？」公務員面面相覷，有人猜「可能是地下室」，也有人說「從來沒人問過這問題」。陳玫儀當下難以接

受，直言：「你們是要引導民眾避難的耶，如果連你們都不知道，那民眾衝進來的時候怎麼辦？要跟你一起擠在辦公桌底下嗎？」

陳玫儀兒子亞古的防災包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 陳玫儀兒子防災包內的物件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

雖然有話直說，但她不想為難基層公務員。就像初期參與民防課程發現缺乏性別差異，她也沒有抱怨，反而在課後寫信給主辦單位誠懇建議，也持續積

極串連合作。在陳玫儀的努力下，生動盟與民防團體一起投入研究不同女性族群、孕產、育兒家庭的需求，他們參考了烏克蘭、日本等其他國家的做

法，最後，2024年黑熊學院發布「給孕產家庭的避難守則」，後續生動盟更進一步推出了「育兒家庭避難守則」。

她戶外勘查的行動，也或多或少鬆動了體制。當時曾與陳玫儀對話的圖書館承辦人私下對記者表示，雖然她無法決定避難空間的開放使用，但經過這次

對話，圖書館決定將防災逃生主題的館藏（包含兒童繪本、漫畫），都整理起來推薦讀者，也會在下一年度將「防災」納入圖採購選書。

事實上，烏克蘭在2023年遭俄羅斯空襲時，確實曾發生基輔避難所上鎖，保全未能及時開門，而造成民眾三人在避難所門口遭到炸死的事件，其中受難

者包含一名九歲女童。此事也促成烏克蘭社會全面盤點避難設施，當時發現全國有近四分之一的避難設施無法使用，近來已陸續改善。

陳玫儀一家其實即將在暑假隨著先生移居捷克，長期以來，她先生都希望帶著孩子回到阿公阿媽的母國生活。移居倒數的每一天，她還是帶著警覺生

活，並不因為即將離開台灣而鬆懈，她也告訴孩子：「你不知道是我們先搬家，還是他（中國）會先打過來。」

「我老公問我說，如果中國真的佔領台灣了，你還要再回來嗎？」陳玫儀開朗地說：「我說我會耶，我請他帶著孩子留在安全的地方，但我享受過自由

民主的台灣了，我想回到在這裡保護它，這裡就是我的家。」

宜蘭的一個社區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女性照顧者的日常韌性

這些母親其實是台灣許多女性照顧者的縮影。在無人知曉的日子裡，她們已經備戰很久了，母職本身就是一場漫長的戰鬥。

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副研究員的劉文，是長期關注台灣民防的社會心理學家，他表示女性在日常中原本就常處於「備戰」狀態，「女性較常面

對性騷擾，連走路回家都要擔心有沒有危險。」相較於男性，她們的風險感知原本就比較高。

劉文觀察到女性在家庭中原本就擔任「care worker」的角色，這會讓她們更關注「除了自己的其他生命」。劉文說：「一般男性對於戰爭的想象，就

是國軍傳統的防衛抵抗，女性雖然沒有被賦予上前線的任務，但她們在民防中會找到準備者的位置。」

女性照顧者身處育兒、家管、照顧等長期被低估的位置，卻必須隨時保持警覺，收集生存情報，滿足配偶或孩子的需求。但也因為如此，當國際社會都

在關注台灣的備戰策略，她們得以比別人更早就發展出應對地緣政治風險的韌性。
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BirthReformAllianceTW/posts/pfbid02sn1AdxUMUcmdQGzNWk8ZhnTJXrwjLHZjHQXmSp9zSrbTftjsSgoWNHTwAKSHX559l
https://www.facebook.com/BirthReformAllianceTW/posts/pfbid02eUSAZLuiPJezswT7iEZ8Dmk7vfnCrpuZjE2iVh5Vz7pbMUKUrG2iLEwj6f6TW51Kl
https://www.bbc.com/ukrainian/news-65815913.amp


陳玫儀宜蘭家中的牆。攝：陳焯煇/端傳媒

劉文也認為，男性通常都較為關注「大」的公領域事務，一般社會運動的明星也多為男性領導人，但民防是充滿瑣碎細節和多重情境的議題，她以避難

包舉例：「準備避難包的時候就要面對，只有自己嗎？還是有小孩和其他家人的，這些人需要什麼？會在哪裡？要去哪裡？這些細節通常都是女性在規

劃的。」

因此，這些女性雖然不是民防專業，也沒有特殊資源，卻對制度的漏洞或不友善的公共空間更敏感，並願意起身行動，與彼此結盟互助。她們張羅的日

常生活看似瑣碎，鋪墊了台灣社會綿密柔韌的照顧網絡。

世界仍然凶險，生命仍然脆弱，但這些媽媽帶著小小能量，在動盪的時代中照顧了家人，也穩住了自己。


